
明清韩城县举业兴盛之因及社会影响
———基于方志记载的考察

李世忠　段琼慧

　　提　要：明清时期陕西韩城县实施的科举教育取得了极大成功，究其因与韩城自古以来名人乡贤之影响、
民间重教风习之弘扬有关，与明清以来韩城历任县令重视举业及韩城籍官员反哺家乡教育等因素有关，更与韩

城士子刻苦攻读、转益多师的态度及学习方法大有关系。举业兴盛，使得地处西北一隅的韩城成为明清两代为

国输才之大县，这些人以科举晋身步入官场后，多清正廉洁、政声卓著，对国家政治生活、教育发展作出贡献，

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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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韩城本西周韩侯国故地，隋代已置县，其地古文献屡有载录，如 《左传·僖公十五年》

载 “晋侯与秦伯战于韩”①；《诗经·韩奕》有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王锡韩侯，其追其貊，

奄受北国”② 之句；郦道元 《水经注》亦有 “圣水又东南，径韩城东”之记，该书又引 《诗

经·韩奕》郑玄注 “周封韩侯，居韩城”③；唐李泰编 《括地志》也说：“韩城在同州韩城县南

十八里，古韩国也。”④ 明清时期，韩城以举业兴盛、硕彦奇杰代生而成关中名区，如清康熙时

韩城令康行?在 《韩城县续志》序言中说：“韩之为乡贤者众矣”，“人士代出，未有艾也”，该

书 《风俗志》中又说韩城 “制科浸盛，仕宦崇高，洋洋乎大国风矣”⑤。清初陕西巡抚鄂海也称

韩城 “文才武艺、高士贞媛有待于传之简端者，更仆难数”⑥。因士风醇茂、举业兴盛，使得韩

城县在明嘉靖后几乎形成了户尽可封的现象。那么，形成韩城举业兴盛的因素究竟有哪些方

面？举业的兴盛，又对当时国家吏治、社会文化发展等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试对此予以

探讨。

一

明代马理、吕籹纂 《陕西通志》⑦，清沈青崖等纂 《陕西通志》⑧ 及傅应奎纂 《韩城县

志》⑨ 等志书中，对明清陕西韩城县的科举情况均有详细记录。据载，明２７７年间陕西所属９５县
共出进士９５４人、举人１５２４人、贡士１４６３人，三者合计每县年均考取０１５人。而韩城全县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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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０，丁１５８４０①，人口数量在当时陕西各州县不占优势，同期却出进士３２人、举人１４６人、贡士
１５１人，年均１２人，是陕西其他州县近十倍。清代初期，韩城人口总量大幅度增加，“城内及四乡
土著并寄籍共三万八千四十七户，男妇大小一十九万九千三百二十六名口”②。人口增加，举业亦

呈迅猛发展势头。如从清初至雍正十一年 （１７３３）的８９年中，陕西８６县 （州厅）共出进士４０７
人、举人１７９４人、贡士４８２人，合计年均每县考取０３６人，韩城同期则出进士３０人、举人８７人、
贡士６１人，达到年均２人③，尤其进士人数，韩城是同期陕西其他州县６倍之多。这说明入清后，
韩城通过科举为国输才总量仍居陕西乃至全国前列。同时，该县出现的 “一母三进士”、祖孙巡抚、

父子御史、兄弟侍郎等家族人才兴盛现象，更广为人知。察其原因，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

首先，名人乡贤事迹的影响及重教传统的弘扬起到了关键作用。

韩城自古就有重教传统，正如编纂今存最早 《韩城县志》的明代户部尚书、韩城人张士佩

所言：“韩虽一隅，而圣哲之迹传为封疆光重者，炳炳经传。”④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即载录

孔门十哲之一子夏 “居西河 （韩城）教授，为魏文侯师”⑤ 之事； 《太平寰宇记》亦有 “子夏

石室”⑥ 的记载。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韩城令郑仔撰 《创建先贤子夏祠记》说子夏后人居住在

韩城县卜家村及西泽村，“率皆敦厚朴质，建祠祀其祖子夏”⑦。

悠久的崇文重教传统，使得韩城自古人才辈出。春秋时期的程婴、韩厥，战国时期的司马

错，秦汉时期的董翳及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南北朝时薛的麟驹父子，唐代白居易家族，后周时

薛端、薛裕兄弟，宋代宰相张
(

等，都出身韩城。尤其是司马迁，自西晋永嘉四年 （３１０）汉阳
太守殷济修建其墓葬于韩城梁山后⑧，历代任职韩城官员及当地民众即不断增修、祭拜或题咏其

祠庙，由此形成了祭拜太史公的习俗。如明嘉靖十五年 （１５３６）郭宗傅撰 《重修司马公祠记》

说：“岁时，则镇之父老率子弟而祠飨焉，盖旧俗也。”⑨ 明天启七年 （１６２７）进士、韩城人解
引樾作诗也说：“汉家宫阙草芊芊，下里犹闻记史迁。”瑏瑠 明清时期，韩城所以能成为 “家诗书

而户礼乐”瑏瑡、“礼仪之遗泽深”，而 “士尚廉耻”的 “忠厚之邦”瑏瑢，像司马迁这样文源深广的

乡贤，对该地崇文重教风习的承传实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其次，明清以来历任县令对当地文教事业的重视，也促成了韩城举业的兴盛。

明清时任职韩城官员普遍重教。表现之一，几乎每任县令都关心学宫及书院建设。据县志

载，自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至康熙十八年 （１６７９），有碑记载录的学宫重大修缮及增建有１２次。
除学宫外，该县还建有众多书院，著名者如龙门、少梁、古柏、萝石、灵芝等书院，其创建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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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均凝聚着县令心血。如康熙三十八年 （１６９９）到任韩城令的康行?，任职７年间在县内各地
建义学５所；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任知县的傅应奎，对汪平书院的选址与结构布局费尽心思：

城中旧有龙门书院，地傍市井，甚非课士之所，又以童试时同僦县署，自备文几，既苦

负担，亦非体统，因于萝石、少梁诸书院告成后，创建于兹。……斋房之制自省会以及郡县

书院，率皆东向、西向依次直列，公以为不便肄业，设东西两斋共二十四间，俱南向。每所

三间，中间牖，各北向，冬夏咸宜。①

傅应奎由此赢得民众拥戴，书院落成之日人们遂用他的别号 “汪平”给书院命名。

表现之二，县令亲自筹集办学经费乃为常态。如康熙三十八年任韩城知县的山西安邑人康行?，

因其以 “诸生起家，习知寒儒应举之艰”，乃捐金置买学田；② 雍正时韩城令刘方夏 “倡捐银四百四

十八两零，典买地十五亩八分，房院一所”③；傅应奎令韩期间，亦 “倡众捐金八千余金，置地二

百七十亩，市房五座，取租银七百一十两，为师生膏火束之资”④。因当地主政者 “乐育曲成，

使肄业有其所，童试有其地，诸生膏火有所资”⑤ 的努力，遂使韩城举业发展有了物质保障。

表现之三，县令身体力行、亲自督课士子读书成为当地治政风气之一。如嘉靖二十三年

（１５４４）任韩城令的王翰不仅 “聚英才而督课之”⑥，还在芝川张士佩读书精舍题联：“两畔交成

文字水，一川种出甲科材”，以鼓励其刻苦攻读，“书后八年，佩果叨第”而成一代名宦。其他

所督士子，亦群英璀璨，“有若知府薛承范、张元善焉，有若同知贾缘焉，有若知州薛同术焉，

有若通判孙从教焉、张元宾焉、张九思焉，有若知县程舆焉”，一时才士济济。王翰离任后，韩

城 “风教犹然袭人”⑦，此后不到百年，该县考中进士２６人。
除王翰外，其他如明末韩城令左懋第也亲自教授诸生学习，他 “社日率都人士讲义读书……朔

望日亲至明伦堂课其勤惰，如严师然”，“韩人知通经学古，实自公始。丙子登科者八人，皆社

中士”⑧。清代韩城令吴曹直也常 “聚百姓，亲为讲说”，“邑故多妓，子弟每沉溺荡产，立驱之

境外。……勤季考，设敦行、学古诸社，月必三课，手定甲乙丙”。吴卸任后，接任韩令的向日

升亦 “培士气，勤考课，与吴令媲美”⑨。此外，福建人唐桂生令韩六载，也 “持大体，端风

化，乐育人材”瑏瑠。这都说明韩城举业的兴盛，实与历任县令的重教努力有莫大关系。

复次，走进官场的韩城籍士人对家乡举业的反哺也促进了当地文教事业发展。

明清两代，通过科举之路入仕的韩城籍官员人数众多，他们走进官场后大多依然重视家乡教

育发展。反哺方式，首先是物质资助。如隆庆五年 （１５７１）进士薛亨 “迁楚副宪，过家……置

义田义学义冢，贤愚佥受其益”。后来，他再 “迁四川参政，治涪，大修学宫。而韩亦修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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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金来助”①。万历元年 （１５７３）举人张邦敬，从贵州布政司监军、左参政任上退归韩城后，
“捐金葺学宫，置司马太史公祭田”②。康熙年间举人、韩城人张京瓒，亦 “捐俸置学田，供士子

科举费”③。这些人的资助，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办学经费的不足，对后学而言又是极大激励。

除物质资助外，退休或返乡归里的韩城籍官员及士人，亦积极投身乡梓教育。形式有二：一是

课读本族子弟，二开馆授徒。前者如万历间进士解经传，卸任归乡后 “闭门教子孙”，直至耄耋之

年；④ 后者如 “端正好学、善古文”的万历六年岁贡刘自新， “升东城兵马，以不谐俗罢归里

居，读书教授者四十年”⑤；其他明崇祯四年 （１６３１）岁贡生张进昌，平生为官于四川、重庆等
地，返乡遇 “闯变后隐居不出，日闭户读书，诸生受学者甚众”⑥；万历四年举人、曾任山西榆社

知县的韩城人吴永图，以同情百姓贫苦 “考居下第”，返乡后也 “性好悔人孜孜不倦”，“自呼农逸

者四十九年，年九十一卒”，去世后韩城令左懋第为之撰墓铭，称其 “有道仁人”。⑦ 另外，也有

韩城籍士子学成后，因失意于官场而就地授徒，这也成为催兴本地举业的重要力量。如明代解惟一

“屡试不中”，“乃开馆授生徒，日夜训迪。……门下士近百余人，远迩负笈者，为筑精舍居之”⑧。

最后，在重教风气影响下，韩籍举子的苦读苦学及转益多师也成为本地举业兴盛的重要原因。

志书载，明代韩城郝庄里人薛亨，“十八隶诸生籍，家赤贫，读书圆觉寺”，寺庙里的僧人

夙夜起鸣钟，每闻其书声，也不禁感叹：“吾党苦行，不若是”，因他 “寒忘求衣，馁忘求食”，

读书几近痴迷，嘉靖四十年 （１５６１）应乡试为秦地第一人，后终成进士；⑨ 明代卫先范，“家酷
贫，读书砥砺不稍休，赖仲兄先烈衣食之”，也终成进士；瑏瑠 明崇祯时期李化麟， “少有文誉，

家贫，常佣书里中”，也终成进士；瑏瑡 解惟一，“少读书圆觉寺，独坐一室，手不释卷，补邑诸

生，益肆力学问”；瑏瑢 卫王道， “邑诸生，治易……家酷贫，环堵萧然，处之自如”瑏瑣。丁荫璧，

“贫而嗜学，每有会意处，辄欣然忘食，文名藉邻邑”瑏瑤。孙龙竹，“幼失怙，家贫。……潜心汲

古，每至废寝食，及门诸英俊，莫之能先”瑏瑥。还有八岁丧父、家境贫寒为人牧羊的王杰，以苦

学而终成清代唯一陕西籍文状元，后官至东阁大学士、总理礼部加太子太傅，等等。先贤的榜

样，优良的重教传统，以及政府的重视、先行者的反哺，使韩城士子从中获得了发奋苦读的精神

力量。故从明至清，苦读之风代代相传，这对韩城跻身全国科举大县起到了重要作用。

韩城士子除在本乡本县刻苦攻读外，不少人也远走他乡拜师求学、转益多师以广采博闻，

“京洛之间，足迹殆遍”。如明代正统年间举人、曾任四川夔州府同知的孙
)

，“从学河东薛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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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门”①。薛文清即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开创 “河东之学”的河津人薛蠧。除

孙
)

外，明成化间进士王盛也曾受业于薛蠧；② 又如明万历二十三年 （１５９５）进士张邦俊，“出
邹泗山先生之门”③。邹泗山即万历十一年进士、历官翰林院充经筵日讲官，久负盛名的江西安

福人邹德溥；另外，与张邦俊同年进士及第的卫先范，“出新安吕忠节豫石先生之门”④。吕忠

节，即担任过南京兵部尚书，后在洛阳设立 “伊洛会”广招门徒、著书立说的著名理学家吕维

祺。其他又如清初岁贡生高世弼，“长游李二曲先生之门”⑤，同时受业二曲者除高世弼外，还

有贡生贾缔芳、生员程藻都是韩城人，而李二曲即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哲学家、陕西銩稨人李

。正因这些韩城士子们转益多师、学有根底，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在科考中所向披靡。

二

明清时期韩城县举业兴盛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显著的。

首先，兴盛的举业使得韩城作为西北地区人口小县，而成为为国输才之大县，且这些人走进

官场后，大多清正廉洁、政声卓著，对国家政治生活、教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如明末进士李化麟，顺治初授给事中，“居恒谦厚接物，至大义所在，不可干以私。有罪犯

应死者持白金求营脱，严斥之曰：杀人者死，天可欺乎！”⑥ 万历四十四年 （１６１６）进士阎可陛
历任给事中等要职，“为人方严，正色立朝，抗直敢言，风节甚著”⑦；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张邦

俊历任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御史等职，“抗言起废弃，广用贤”⑧；而兄弟五人皆举业有成的

解经雅，为官 “以不阿为时忌”⑨；万历元年举人张邦敬为官 “以循良称”瑏瑠；嘉靖四十三年

（１５６４）举人程时建 “任莱阳令，创修邑志，多惠政，志名宦祠”，其政声传至家乡，数十年后

左懋第任韩令祭祀时称 “惟公而直，直则惠焉”瑏瑡。

其他如万历四年 （１５７６）举人吴永图，任山西榆社知县 “均徭盨驿，兴教化，出沉狱，百姓爱戴
如父。……归之日，民泣不忍舍。行李萧然，以一人担之而去”瑏瑢；万历六年岁贡刘自新，“任邳州

同知，爱民勤政，百姓爱戴之，为立祠”瑏瑣。景泰四年岁贡孙美，“任直隶古城丞，居官严私交，廉

正自矢”。任职地旧无麻，他 “自韩城栽种教以树艺，沤纫法，至今世食其利，号为孙公麻”，曾 “三

举清廉，崇祭名宦。 《一统志》云清贞刚介，一毫不取。秩满，贫不能归，士民醵钱以赆，坚辞不

受”瑏瑤；康熙二十一年进士陈朝君，“听讼明决，尝于省会一日审结十大案，台司皆器重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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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主事 “有私馈，尽叱之”；① 康熙五十年 （１７１１）举人吕功，“任安县令三载而罢。……解
组归，行李萧然，家徒四壁立，既乃舌耕晋土”②。此外，还有陈进昌、刘荫楫、范光炜、张云桂

等韩籍官员，皆以勤政爱民、两袖清风名称当时，有的甚至因国事献出生命。如崇祯时宰相韩城人薛

国观，面对灾荒及农民起义，提议向皇亲国戚借钱以助军饷，遭皇族反对，终自缢而死并被暴尸三日。

因韩籍士人多得益于本县教育而晋身仕途，所以在各自从政生涯中，也十分重视发展教育。如

张士佩于嘉靖三十五年 （１５５６）中进士后任职绍兴推官，甫上任，即在当地主持修建稽山书院，并
通过考试选拔数十人 “教育于稽山书院，有大拜及魁天下者同考乡试，所得悉一时知名士”③；隆

庆二年 （１５６８）进士张元善，任成都府同知，“督建宗学，不受馈金”④；隆庆五年进士薛亨拔擢
山西提学佥事后，“教先德而后文艺，暇则登进诸生谈经术，日昃不倦，而以斋膳之羡置学田，周

士不给者”。其以母丧归韩城，“邻邑士来受业，成名者甚众。服除，除故官，值大比，士屡试不惮

烦，得人为盛，所著 《晋学政校士录》《晋学申谕原教录》《四先生语录》《理学诗》《学海丛珠》，

至今诵之”⑤；张邦敬担任叙州知州，其地荒僻、文教残缺，“为刊四书五经于府学”⑥；张邦俊

任御史，“疏请增浙、闽、秦、齐解额，四省各得五人，增会试额，天下得五十人，定为例”⑦；

清康熙二十一年 （１６８２）进士张廷枢， “典试江南，其所拔识率多明宿，得人称最盛。嗣任督
学，亦如之”⑧；刘荫楫担任夹江令，“首重学校，捐资重修”⑨；张云桂，任阶州训导，“力请于

郡牧，置学田，立课期，日夕淬厉，文风丕变，士子登科甲者踵相接。后摄论文县侍御，何公讳宗

韩甫应童子试，桂一见器重，加意栽培，卒获鹏抟”瑏瑠。何宗韩乃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进士，历任
刑部福建司郎中、大理寺左少卿等职，这位名重当时的官员正是张云桂发现并栽培。

其他如康熙二十一年进士陈朝君，“初令蒙阴，重学校。……升郎中视学中州，号称得士”瑏瑡。

雍正元年举人丁荫璧，“任凤翔教谕，尝训士子先品行而后文艺。在任数年，勤于考课，每自制一

艺以为式，无不老靠切实。凤士多所造就……皆其教导之力”瑏瑢。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贡士张鼎铨，
“贡京师，授定西训，诛茅筑室，纠诸生讲业其中，尽倾先世之遗资佐供具”。其任职五原时，“士

有来学者，则躬自教之”瑏瑣 等。韩城籍官员治政中此类重教崇文之事不胜枚举，有的甚至上书皇帝

主张尊师重教。如顺治四年进士贾宏祚撰 《重师儒疏》，将重教提到改善社会风气的高度予以讨论。

他说：“庠序学校之官，为兴贤育士之本，诚得人以教士，则名公巨士时时兴起其间。所云师道立

而善人多，不可不汲汲也。”瑏瑤 以上这些韩籍官员，都为推动国家教育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其次，韩城举业的兴盛，亦极大促进了当地乃至全国社会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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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之一：因举业兴盛、人才蔚盛，使得该县出现了罕见的家族人才兴旺现象，这极大地提

升了韩城县在陕西乃至全国的知名度。如万历年间一门五子登科的解经雅兄弟 （三进士一乡举

一贡士）①；明代绛州知州张凤萧及其族侄张邦敬、张邦俊兄弟 （后二者一为贵州布政司左参

政，一为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及万历举人张邦敬祖孙三代 （子张进昌举明经，孙张鼎铨贡京

师）；嘉靖间进士张士佩及其 “登乡荐，三中会副，驰名艺苑”的从弟张士魁②；还有双双进士

出身，且均官至御史的明末清人初卫桢固、卫执蒲父子，以及关中著名易学家卫王道及其子卫先

范③，官至陕西道御史的清顺治四年 （１６４７）进士贾宏祚及其子、著名学者贾缔芳④。另外，康
熙朝双双进士出身的江安督粮道张顾行与其子张廷枢 （曾任刑部尚书），康熙朝进士、政声卓著

的刘荫枢及其弟刘荫楫等。而一村出多位进士的现象也被传为佳话，如嘉靖、万历间进士薛亨、

薛芳、薛贞，都出自韩城涧南村薛姓，他们主要的任职时间都在万历朝中前期。

表现之二：举业兴盛，使得韩籍士人也多以擅长著书立说名盛一时，而他们文集的刊刻传世更产

生了广泛影响。据乾隆 《韩城县志》载，明代至清初韩城士人著作传世者７８种，有诗文别集被刊刻
传世的作者２２人。⑤ 突出者，如嘉靖年间进士张士佩，“平生笃信理学”，著述宏富，所著 《六书赋》
《达意稿》《四书端蒙》《中庸大指》《洪武正韵玉键》等，“皆畅发前贤之旨”⑥，今存最早的 《韩城

县志》即为其所著。张士佩从弟张士魁，亦 “驰名艺苑，兼善古文，辞藻赡典蔚然”⑦。其他如有诗

集传世的万历四年乡荐梁元，“博学善古文，工诗赋，著述甚多”⑧。天启年间进士解引樾，“雄才博

学不可一世”，其文 “海内翕然诵之”，“执经请业者，趾相错也。所著有 《素位篇》《华游草》《名胜

志》 《澹园稿》等书”⑨。清初进士程必升 “善诗文……著有 《白石堂集》”瑏瑠。康熙五十三年

（１７１４）举人吉庚，“学最淹博，而文则抒之以性灵，一洗尘氛之习”瑏瑡。曾参与修纂雍正 《陕西通

志》、讲学龙门书院的岁贡生解含章亦 “博闻淹贯”，“有 《南安集》，乾隆己亥藩宪檄其诗赋入关

中名稿中”瑏瑢。还有的人，以其书法作品驰名当代。如明隆庆二年进士张元善，“以善书名世，在蜀

有高大光明字刻壁，长安文昌阁、岳庙、万寿阁，传皆公笔。文名雄甚，称关中杰士，著有 《紫云

稿》”瑏瑣。这些人或能文能诗，或以书法擅名，对陕西乃至当时全国的文化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地处西北的韩城县，其实施科举教育所取得的成功，实引人瞩目。探讨

其成因，借鉴其经验，对推动我国当代地方教育发展，促进乡村文化建设实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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